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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大

□周莲珊

飞鸟掠过霜降
□孙尚德

鸿雁成排

打包带走完整秋色

菊瓣渐黄，露珠滑落

分手后秋霜一直成迷

一条河流九曲望乡

轻轻落下回忆的苇花

黄叶悲情摇晃

忘记随心所欲的时光

古琴曲中身影

剪不断牵牵绊绊

心事重重的凌水

将凝霜结冰，肝肠寸断

心事捎给远山

难掩痴情，看云舒云卷

日子走走停停，无关肥瘦

月色兜兜转转，烟火人间

准备猫冬的大凌河波澜不惊

暮色倾斜压倒岸堤

炊烟顺势飘向瓦檐

寒露依旧老生常谈

秋正式落下帷幕，冬匆匆赶来

枫叶红脸发紫，早就酩酊大醉

雨露挥手告别，北风渐起，此刻

微寒

秋日断章
（组诗）

（一）

归乡的心情订成册页

在风中哗哗地翻动过往

雀子衔起一层薄汗，擦洗

时间腾起的、欢喜的微尘

梓树僵硬着胡须

牵牛花收敛了颜色

闪闪的珠丝也空闲许久

窗前洒金红地的福字

墨色亮亮地写进秋光

（二）

去枫林追赶一只秋

双脚如跳跃的小鹿

亲吻落叶与泥土的柔软

长椅上是遗落的心事

一叶透夕阳，一叶默怀想

帐篷里的吉他，弹奏

泥窑里的麦麸香，还有

农人笑意里带着泥土的萝卜

把眼神儿，瞬间拽回儿时的故乡

□王晓晖

秋天的一个傍晚，到大凌河边散步，满眼皆是原生态的

秋日风景。

沿河的一丛丛蒿草半人多高，亭亭玉立，竟然长成了小

树的模样，它特有的幽香潮水般涌入鼻腔，竟让人浑身有了

一种莫名的通透和轻松感。一簇簇旋覆花开得热烈，花朵如

钮扣一般大，花蕊和花瓣均为嫩黄色，仿佛袖珍版的葵花，闪

耀着一束束明丽柔和的光芒。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紫菀，一

丛丛、一片片开得繁盛，花朵大小、形状及花蕊的颜色，与同

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旋覆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孪生姊妹，

不同的是，它的花瓣为淡蓝色，给人以沉静、婉约、淡然之感，

酷似纯净小巧、妩媚晶莹的蓝月亮。大蓟的花已经谢了，远

远望去，它们举在头顶的成熟果实，似一片片披在河岸的雪

白锦缎，飘逸着“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浪漫情调。

《诗经》里的古老植物——荇菜葳蕤于河中，一片

片铺在水面，开出的细碎黄花若点点繁星，像盖在凌河

身上的绣花缎被，更像凌河温柔、恩爱、忠贞的情侣，

略施粉黛，玉臂轻挽，悠悠河水便醉成了仙人，美丽的

脸庞晕染着红黄交织的光芒。如此美艳的画境仿佛拽

住了时间的脚步，连夜幕都迟迟不肯落下。蒹葭苍苍，

在水一方，一丛丛繁茂、窈窕、柔韧的芦苇，依然摇曳

着它们特有的风姿，仿佛系在凌河头上的美丽飘带，风

情万种、楚楚动人。

沿岸的一棵棵白杨树高大挺拔，如流向天空的一条

条彩色小溪，而黄绿相间的叶子在微风里便成了一朵朵

晶莹飞溅的斑斓浪花。柳树依然执着地蓊郁着，无数修

长的柳条垂到水面，恰似一架架钓竿，洒脱悠然地钓着那

份闲适、淡然与愉悦。走在被野草挤得瘦瘦的蛇一样蜿

蜒曲折的岸边小路上，像坐着一叶小舟穿行于芦苇丛中，

脚步轻盈若插上翅膀，心中那份惬意如花绽放。无意间

遇到一只叼着虫子回巢的土蜂，看见我，土蜂钳子一样的

嘴一松食物掉在地上，然后像一道绛红色的闪电般钻进

路边的洞穴里，我站在旁边不动声色地看着，不一会儿，

土蜂觉得没了危险，迅速爬出把美食拖入穴里。身长仅

寸许的小生灵，竟有如此智慧，不禁让人陡生敬畏之心。

豆娘之类的昆虫着一身黑色礼服，绅士一般在草间跳着

柔美的空中芭蕾，隐于草丛的蛐蛐组成一个庞大的交响

乐团为其伴奏，而那些草们都伸展婀娜的腰肢为其伴舞，

为淙淙河水、为我一样的游人奉献了一场别具一格、愉悦

身心的视听盛宴。偶尔有几只白鹭身披绚丽晚霞盘旋于

河的上空，与一朵朵舒展自如的白云比翼齐飞，姿态流畅

优雅，划出一道道银白色的优美弧线，成为天地间诗意灵

动的点缀，倒映水中，竟有了“一行白鹭游碧水”的空灵之

美，成为一幅深邃悠远的水墨丹青。

河水清澈见底，迈着细碎轻盈的脚步潺潺流淌。河

底灰白、杏黄、黑褐色的鹅卵石清晰可见，色彩斑斓，沐浴

着凉爽的河水美美地进入梦乡。水中的小鱼却没有一点

睡意，它们欢快地游着，如空中的鸟儿一样自由洒脱，一

会儿互相追逐嬉戏，一会儿钻进鹅卵石之间的缝隙捉迷

藏，一不小心，惊醒了鹅卵石的美梦。那轻轻的流水声，

仿佛鹅卵石在相互讲述那些关于一条河的秋天里的生动

故事。

“我家门前有条河，一路东去一路歌。百川东流归大

海，东边唱来西边和……”

这是流传在我的故乡小凌河两岸的一首民歌，歌中说

的是小凌河东岸的人们，春夏之交，在旭日初升的时候趟水

过河，来到西岸凤凰岭采茶的情景。

凤凰岭是西大柏山山脉一处重重叠叠、层林密布的山

脉，是一个多座高山构成的崇山峻岭。这是大自然鬼斧神

工镶嵌在松岭山脉，形成的易守难攻的堡垒山系。重叠的

山脉褶皱里，满山遍野密密匝匝生长着参天的松树和柏树，

树间荆棘密布，各种藤蔓植物把千米的山峦封锁得水泄不

通。在凤凰岭满山遍野的丛林中，到处生长着各种珍稀植

物，岩青兰便是其中之一。

这种后来叫做岩青兰的辽西茶叶，当地人称它为“大把

抓”，也叫“君梅茶”。现在，它的规范名字叫岩青兰茶。

“岩青兰”其实也是一种草药，其根可入药，叶子可做

茶，这种茶叶常常生长在凤凰岭地势险要的地方。因此，小

凌河沿岸的人们，每年为了采到品质更好的岩青兰茶叶，不

惜冒着危险去采集。

经过夏天充足阳光的暴晒，还要经过秋天太阳和月亮

的光芒和滋养，到了大雪纷纷的冬天，岩青兰茶叶吸足了日

月精华，才熬成了人见人爱的辽西茗茶。

辽西寒冷的冬天，会把小凌河两岸的山山水水，都变成

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这个时候，远方的朋友到小凌河两

岸的农家来，主人会在火炕上升起一盆通红的炭火。女主

人拿出家传的老铜茶壶，灌满小凌河的河水，放在炭火上，

煮沸铜壶中的水，再放进从凤凰岭采来的岩青兰茶叶。本

来已经干枯的茶叶，一旦遇到滚滚的开水，就在铜壶中开始

施展魔法。随着铜壶中水温不断升高，铜壶中的茶叶就会

在沸水中跳起多姿的舞蹈，尽情地舒展身姿。

本来岩青兰茶叶是小凌河两岸农民自己饮用的“大把

抓”，但是，有一天，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把这来自北方大山

中的茶叶带到了海外。从此，这种岩青兰茶就成为小凌河

流域的一种名贵商品。

随着小凌河流域的文旅开发，游人渐增，岩青兰茶叶已

经供不应求，甚至一叶难求。

近年，随着小凌河沿岸招商引资，开发当地旅游资源，

凤凰岭上岩青兰茶叶，申请注册商品成功。现在，来自大专

院校的科研人员，已经成功把原来野生的岩青兰茶，从凤凰

岭移植到小凌河东西两岸，那些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栽

种。这种从凤凰岭山中移植到小凌河两岸的茶叶，具有养

生保健的奇效。

早上，我来到小凌河畔锻炼，几乎每次都会在晨雾缭绕的

炊烟里隐约听到小凌河岸边的农民唱山歌：“我家门前有条

河，河水清清荡清波。人间仙草岩青兰，美丽乡村好生活。”


